
诗台新
街市、公园、楼房的灯光

会渐次熄灭
群山将沉没于空旷的大海
直至天空的蔚蓝
被星月的回响全部代替

春风中，失去的回忆终于
等到了这个时刻

——晚安，遥远的爱人
——晚安，沉默且开阔的

道路

晚安 □吴乙一

礼花！礼花!

没想到这辈子会踏上故乡
的土地。

从前我总有些好奇，父亲是
怎么认识母亲的？他们一个在
黄陂，一个在红安，虽处湖北的
同一区域，可怎么说过去也分属
两个县啊。

直到这次回了黄陂才恍然
大悟。原来，父亲家乡王家都
村，其实和红安隔着相当近的距
离，估计步行也就一二十分钟路
的样子；两县中间的交会处，田
间仅以田垄为界，走着走着，一
脚就跨过去了。

尽管黄陂现在已是武汉市
的一个区，可到了王家都后，我
还是不得不为这里的贫穷与荒
僻感到吃惊。只是，行走其间，
乡村泥土散发出的那种特有芬
芳，以及宁谧、葱茏的田野风光，
着实让人有几分着迷。

我们最先到达的地方，是挨
在王家都村旁的王仲夏村。它
附近有一处葬岗，我们从墓群中
辨认出了王家多位亲人的墓地，
其中包括我奶奶、我大伯和他儿
子以及我三叔等人的，它们一字
排开在坡岗底下，因缺乏维护而
略显残旧。武汉一道来的几位
亲戚，按照当地风俗，点上香，燃
放烟花鞭炮，噼啪的炸响声和腾
起的烟雾，老远地方都能听见和
看到。

接着，我们前往母亲的出生
地——红安金家湾。二舅的两
个女儿此前已经分别从武汉、西
安专程赶了回来。脚一落红安
地界，我们旋即从这里步行折回
到黄陂境内的王家都村，希望能
在那里寻找到王家的祖屋。

祖屋的位置仍然依稀可辨，
只是房屋早已消失不见，地基周
围长满了野草和矮树丛。本家
一位长者带路，我们在不远处田
野一片坡地的小树林里，终于找
到了当年埋葬爷爷的地方。不
过坟茔早已无存，稀疏的林子
里，只长着大片齐膝深的青草。
无奈，我们只得拨开草丛，在地
上插几炷香，燃放几串鞭炮，算
是象征性地对爷爷作了祭拜。

重新回到红安地界，我们
乘车到金家湾，在这里寻访了
母亲的出生地，并到二舅坟前
烧 了 香 ；二 舅 的 儿 子 也 见 到
了。一屋子人聚在二舅大女儿
家中，高高兴兴地吃了顿丰盛
的家乡饭菜。

这些心愿都了却之后，我们
开始前往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
的地：黄陂蔡榨的蔡官田村。
那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元勋蔡
济民的家乡，曾走出过三十多
位辛亥志士，是响当当的“辛亥
革命第一村”，当地人又称之为

“首义村”，并在村口立了一座
石牌坊。

蔡济民的故居，坐落在蔡官
田村的一口大池塘边上，为清代
古民居式样，6 间平房，240 平
米，门前有个不小的广场；门口
一侧，立着一尊蔡济民半身塑
像；屋内陈设了《首义元勋蔡济
民专题展》，分“前言”和 8个部
分，以文字、图片及实物形式概
括了蔡济民不平凡的人生。

1922 年，黎元洪大总统追
赠 蔡 济 民 为 陆 军 上 将 ；1927
年，其遗骸被公葬于武汉洪山
卓刀泉伏虎山。1981 年重修
了他的墓地，砖石砌筑，占地
80平方米。

蔡济民的祖上源自江西，是
明洪武二年（1369 年）由江西饶
州府乐平县迁来湖北黄陂的，五
世之后成为远近有名的望族，八
世孙蔡完官至监察御史。是蔡
完的堂兄蔡官田将家迁到了现
在这个地方的，并以人名做了村
名。推算起来，蔡济民是蔡完的
第十四世孙。

蔡济民遇难时，只遗下和夫
人周氏的一个年仅 11 岁的女
儿。他的弟弟，一个叫则民，一
个叫化民；姐姐叫蔡清兰。我奶
奶蔡菊兰，则是他妹妹。

自幼离开武汉后，成年的
我，只在上世纪70年代初途经武
汉时见过奶奶一面，不久她便去
世了。回忆那次见面的情形，回
望离这不远、刚刚拜祭过的奶奶
坟地，我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

回到黄陂

那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元勋蔡济
民的家乡，曾走出过三十多位辛亥志
士，是响当当的“辛亥革命第一村”

□王业群

乡村母校 □曾龙

一座乡村的振兴首先需要的是用
教育去点亮未来的曙光

回母校时，正值学校的假
期。僻静的乡村勾连在漫无尽
头的绿野。曾经纵横交织的泥
泞小径被岁月填上了一层厚重
的水泥，像体态臃肿的妇人在
斑驳里摇曳着身姿。学校的样
貌对比上次来时已大变，两层
矮小的教学楼有了更多修整，
操场窄小跑道上的炉渣在学
生 们 脚 下 磨 得 更 为 细 碎 光
滑。在一楼的两端，各增了一
间实验室和图书阅览室。儿
时那上下课打铃的铁块还悬
在半空，悠悠的，像一颗随时
会跳动的心脏。

校长办公室栖在熟悉的底
楼一角，让人在时间的波涌中瞬
间获得了某种心灵抓手般的牢
固。透过昏暗磨损的窗台，可
见里面熟悉的床铺与电视。在
我读书时，里面摆放的是一台
笨重矮小的台式机，每逢下课，
所有学生都会蜂拥而至，兴奋
地趴在窗边看电视，那是我们
嵌入外面世界的唯一方式。一
端的实验室蒙上了白色的厚重
窗帘，像隔绝了某种神秘的幽
邃与未知。而另一端的图书阅
览室却空朗可见，厚厚的污垢
将地面染得油腻发亮，一座锈
迹遍布的书架上堆满了磨损杂
乱的书籍，阅览室里并无桌椅，
像一尊空洞的肉体缺失了应有
的魂灵。

相较于漫长的求学生涯，小
学似乎在人一生的情感中并不
占有过多比重。而我在母校的
求学，同样也是在一种不断的拼
接中才完成了情感的生长与过
渡。我中途转学过两次，一次是
三年级时转去了外婆的小镇，那
里有一座风景优美的乡镇小
学。而另一次则是六年级时转
去了遥远的深圳，一座设施现代
的私人学校。这所名为复兴小
学的母校则是我们当地唯一的

农村小学。
我的老屋相隔小学不远，不

过上学时常要穿过一大片荒芜
的坟茔，这成了我儿时最大的心
悸。父母因生意失败欠了巨款，
在我小时便去深圳打工还债，
每年仅在过年时有一面之见。
我至小便由爷爷奶奶抚养接
送，小学同学的父母也大都外
出打工糊口。所以，我儿时的
童年虽然欢愉无忧，却始终会
感到迷失于某种情感的归属。
后来，母校举办了一场给父母写
一封信的活动，这才知那缥缈的
情愫事实上早已有成形的出处
——留守儿童。

我读小学时，算得上复兴小
学最为鼎盛的时期。学校每个
年级有一个班，几乎每个班都人
满为患，常常座位会密集到抵
住教室的后门。我们班主任是
个中年女人，一头乌黑蓬松的
波浪发丝，她同时教我们语文
和数学，而英语老师则是由学
校从外面“引进”，在学校给我
们上完课后便会匆匆离开赶赴
另一所乡村学校。除了主科老
师，还有一位体育老师，印象
倒是模糊了。

三年前，我重返母校时满眼
所见都是破败凋敝。曾经繁闹
喧杂、生息涌动的景象已不在，
仅余下六个沉默寡言的学生。
老师是个瘸腿的老先生，我去
学校看望时，他总是用一种尖
锐而警惕的眼神不断地打量着
我，让我倍感刺痛。而今，母
校似乎又重回了昔日的生机与
繁茂。不仅重换了机体与容
貌，也同样为年幼的生命们注
入了新的魂灵与渴望，那个瘸
腿的老先生已不在，驻留学校
的是个年轻、满口普通话的女
老师。我想，一座乡村的振兴
首先需要的是用教育去点亮未
来的曙光。

到邻居家喝下午茶，正好遇
到他家读高中的儿子放学回来。
他一到家就进自己的房间，把门
关上，门上挂出一张纸牌，写着

“MLS”。我们好奇地问这是什
么 意 思 ？ 妈 妈 尴 尬 地 解 释 ：

“MLS 是‘免啰嗦’的缩写，叫我
不要一直 nagging，不要一再重
复说：先做完功课才可以看电视，
才可以打电动。”

孩子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
不用长辈诸多管束，许多妈妈承
认自己是有点啰嗦，但都是为子
女好而作出的提醒，有错吗？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没有耐性
听取大人的宝贵经验？是不是从
小就听训太多？记得我上中小学
时，升旗典礼上校长或训导主任
接连上台，重复又啰嗦地讲话，大
会大训，小会小训，说完三点之后
又有三点，长篇大论没完没了。
讲的人口沫横飞自我感觉良好，
却没重点又语焉不详，但真正要
传达的信息就是那么几句话。有
时开到最后会有几个学生在大太
阳下晕倒，被抬进保健室。

工作之后若遇上话多的老
板，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得说三遍，
振振有词地强调：“因为重要，所
以一定要重复，如果不重复，就有
人不重视，该重复就重复，不该重
复就不要重复了。”听得大家频频
打哈欠。

不过也有个性特别啰嗦的
人，不必重复也重复。记得有一
次到国内开会，旁边坐的是暨南
大学中文系教授饶芃子女士，谈
到这个话题，她讲了一个笑话给
我听：话说一个秀才上京赶考，家

里有三个女儿，他写家书一一叮
咛，大千金要如何又如何，给二千
金的话也一样，重复一遍，给三千
金的就把之前的话又再重复一
次，直到他看信的太太都受不了
了，叫他少说两遍。有人就是不
知简洁为何物。

有位年轻人说，听太多训话，
耳朵会长茧，特别不爱别人啰嗦，
觉得一句话说一次就行，又不是
听不见。一位初为人媳妇的女孩
说，在家除了妈妈啰嗦，最受不了
的是婆婆啰嗦，她抱怨说：“听她
唠叨，就让我一身负能量，很久不
能调整过来。她唠叨起来，一句
话能说上五分钟，抓着几件小事
反反复复地说。”她的对策是戴上
耳机或者走出去，“她说她的，我
做我的，还默念一百遍，不听不听
和尚念经。”她更不喜欢婆婆在微
信上不停地发各种心灵鸡汤或警
句，以及一看就知的谣言和假新
闻，几次想拉黑婆婆的微信都忍
着。只好把婆婆的关心看在眼里，
但是婆婆的话就左耳进右耳出。
也有许多老人家喜欢拉着年轻人
絮叨陈年旧事，一开口就是：“以前
的生活可苦了……”孩子们一听
到这个开场白，心里就开始烦了。

有位读者告诉我，她有一次
去听我演讲，学得一妙招，从此婆
媳和平相处。她到媳妇家，手中
随时拿着一杯水，看到什么想纠
正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别说，忍
着，喝口水，吞下去。喝水对健康
有益，不说话可维持家庭和乐，两
全其美。她知道晚辈不爱听长辈
唠叨，永远是言者谆谆，听者藐
藐，啰嗦也是白费口水。

不少人或许有过这样的体
验：在母亲身边时，不知母亲
的疼爱与挂牵；不在母亲身边
时，甚至是远走高飞、身在他
乡了，才会慢慢体会到母亲的
担惊受怕与挂肚牵肠。我的
这一体验大概是从我当兵那
年开始的。

1985 年秋末冬初，我应征
入伍，到广东的上川岛当兵。
经过四天多次转运，我们一行
数十人乘艇上岛，住进山洞，开
始进行为期一百天的新兵入伍
训练。

上岛后，我与其他战友一
样，写好了向父母报平安的第一
封家书。那时的上川岛，交通与
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部队与外
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三条：一是有
线军用电话，二是密码电报，三
是登陆艇。前两条是部队机关
处理军情要务和联系重要工作
使用的，与官兵日常生活关系
不大，只有登陆艇与大家息息
相关。也就是说，岛上日常的
人员与物资运进运出，只有依
靠登陆艇。遇上台风或恶劣天
气，登陆艇不能出海，岛上便会
与世隔绝。

二十多天后，战友们陆续收
到了家人的回信，唯独我写的
第一封家书，如泥牛入海，没有
回音。

后来听家里人说，儿行千里
母担忧！我是母亲的“老生儿”，
自小带得金贵，入伍前从未离开
过家乡，更没有出过远门，母亲
愈想愈怕，饭吃不香，觉睡不
宁。起初，每天下午都会步行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到大队部，
询问有没有我的来信。三天后，
分上下午两趟往大队部跑。这

样过了七八天，见还是没有信
来，母亲便开始直接往乡邮电所
里跑。

从村里到乡上，母亲每天要
翻越一公里的河沟洼地，步行两
公里的乡间土路。这样又是跑
了一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时，
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在乡邮电
所里，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
走，找到乡武装部的张干事，半
是哀求半是责怨地说：“你们把
我的孩子给拉哪儿去了？！总不
会 是 路 上 给 拉 丢 、拉 掉 了 吧
……”

回到家中，她大声责怨父亲
当初不该让我去当兵，并说出了

“你要包（赔）我儿子”的狠话。
父亲也坐不住了，饭顾不上吃，
一口气跑了四个村庄，找几个同
乡入伍战友的父母写信给他们
的儿子打听我的情况。

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
请了假，翻了两公里海岛山路，
到岛上邮电局为父母拍了电报：

“平安到队，请勿念。”母亲这才
放下心来。

听姐姐讲，我当兵走的前两
年，母亲因为过分地想念和牵
挂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地里偷
偷抹泪。特别是当有人向母亲
问起我的情况时，母亲便会放
声大哭。我当兵走后的第一年
春节，同村的一个在北京当武
警的侄子回家探亲，到家中给
母亲拜年，母亲见到穿军装的
他，抱着这位侄子放声大哭，边
哭 边 说 ：“ 我 想 念 我 的 儿 啊
……”

后来，岛上装了程控电话。
我与母亲约定，每个星期六晚的
《新闻联播》后，我可以给母亲打
上一个电话。到了周六，母亲便

会早早地吃过晚饭，一路小跑，
赶到集南头一个小卖部里等我
的电话。在电话里，我能清晰地
听到母亲熟悉的笑声和欢快的
喘息声。每次通电话，母亲一般
都会按“程序”问一遍我的“衣食
住行”，末了，多是叮咛“海上水
多，潮气大，晚上要捂好被子
……在海上执行任务时可别往
海里瞅”之类的话。若是我“违
约”，母亲便会在电话旁多等上
半个钟头，然后，悻悻地离开，边
走边说：“孩子可能忙，怕是又执
行啥任务去了……”

2000年，我调到了广州部队
机关工作。那时女儿刚出生，母
亲放心不下，坚持着要来广州看
看。此时，母亲已年近古稀，一
生劳作让她落下了一身的疾病，
在广州足足待了两个月才回
去。这是母亲第一次来队上看
我，也是最后一次来看我。飞机
落地郑州，母亲便打来电话，动
情地说：“这次去广州，看着恁都
挺好，我放心了……只要你能在
部队好好地为国家工作，照顾好
妻小，我死的时候你不回来都行
……”

母亲一语成谶。母亲走的
时候，我真的没能回去……

这些年，随着岁数增长，尤
其是自己也成了父亲后，对父母
对儿女的疼爱与牵挂，有了深切
体会，深感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尤其怕每年过母亲节，日子一临
近，我就格外地想念母亲，一个
人独坐窗前，望着蓝天，想母亲
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挨饿受
冷 ？ 是 否 开 心 ？ 是 否 快
乐？……如此胡思乱想，等猛地
醒来才知道，此生我与母亲再也
不能相见了！

牵挂
……猛地醒来才知道，此生我与母亲再也不能相见了！

□常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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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夏天，我去北大
荒。国庆节歇工，清早，飘起
了细碎的雪花。想家，想着到
晚 上 该 是 上 房 顶 看 礼 花 绽
放。而在这里，天远地远，哪
里能看礼花开满夜空呢。

这时候，生产队开铁牛的
老董，正在发动他的宝贝，说
要到富锦县城给大家采购东
西，晚上队上会餐好吃！我和
伙伴们想去买礼花，爬上了他
的铁牛的后车斗。老董拉着
我们往富锦跑，雪花铺在路
上，霜一样白皑皑一片。铁牛
跑了小半天跑到富锦。谁知

好多家商店过节都休息，我和
伙伴们着急，到处转悠，终于
看到卖烟花爆竹的地方，不管
三七二十一，买了一大堆，跟
着老董轰隆隆地跑回队里。

那一晚，队上杀了一头
猪，杀猪菜饱餐一顿，酒酣耳
热过后，全队的人都围到了场
院上，等着我们放烟花。可那
一大堆烟花，一路下雪受潮，
怎么也点不着，急得我们一头
汗。老董大声喊着小心，跑过
来替我们点燃。当那烟花终
于腾空而起绽放开来，大家都
欢叫了起来。那些烟花都很

简单，只是在天上翻了一个跟
头就下来了，在细碎的雪花映
衬下，和北京的不一样呢。不
一样，就在于它们像是沾上了
雪花一样，湿润而晶莹。

今年夏天，疫情的缘故，
和伙伴说好回北大荒看看的，
没能回成。曾经在那里教过的
学生发来短信告诉我，即使来
也回不去原来的生产队了，人
们都搬到场部的楼房里了。心
想，国庆节再放礼花，得到场部
了。不过，买礼花不用再跑那么
远的富锦了，现在场部就跟一个
小县城一样，东西应有尽有。

小时候，国庆节一定要看
礼花，礼花就像大年三十的饺
子一样，是国庆节的象征。那
时候，我家住在北京前门外，站
在房顶上，一眼就可以看见天
安门广场，大约晚上八点以后，
听见大炮轰轰一响，第一拨礼
花腾空而起，就绽放在头顶。

上中学的时候，国庆节多
了一个节目，到天安门广场上
跳集体舞。我们是男校，要和
女校的同学配对一起练习。男
同学站外圈，女同学站里圈，一
曲之后，里圈的女同学上前一
步，后面另一个女同学上来，一
场练习下来，走马灯一样换好
多个女舞伴。高一那年的国庆
节，是新中国成立 15 周年，在
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换上
来一位女同学，相互一看，都禁
不住叫了起来，原来是小学同
学，分别四年，竟然在这里见
面，忍不住边跳边聊，礼花映照
着她青春的脸庞，那一曲舞曲

显得格外的短。那一晚的集体
舞，总盼着她能够再换上来，却
再也没有见到她。

高中三年，我和她成为了好
朋友，每逢星期天，她都会到我
家来，一聊聊到黄昏时分，我送
她回家，一直送到前门 22 路公
共汽车站。一直送到高三，就
是在这个 22 路公共汽车站，她
伸出手来和我握手，祝福我们
都能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是我
们认识以来唯一的一次握手。

高三毕业，赶上“文革”，音
讯杳无。再次见面，是 12 年
后，她考上了哈军工，到上海实
习，从哈尔滨到北京回家看看，
竟然给我打通了电话，相约一
定见个面。正是国庆节前夕，
她说就国庆节晚上在前门的22
路公共汽车站吧，那里好找，晚
上还可以一起看看礼花。意外
的相逢，让我们都分外惊喜，那
一晚在我们头顶绽放的礼花格
外灿烂，总能想起，仿佛昨天。

新中国成立 15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换上来一位
女同学，相互一看，都禁不住叫了起来，原来是小学同学

清明时节回湘南，亲友相携
在酒店用餐。点菜时问服务小
姐有没有新鲜蔬菜，答曰：有，高
脚木耳。我一听愣了，从未听说
过有这么一道菜，带着几分好
奇，立马要了一份。

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盆
热乎乎的蔬菜，一看，天哪！原
来是红薯叶子！家乡人不仅
烹饪讲究技艺，取菜名也新颖
别致。

红薯叶，对于出生于农村的
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时下正
是红薯生长旺季，屋前屋后，田
边地头，红薯地里，藤蔓交错，绿
油油一片。那叶肥厚翡青，梗亦
粗壮，过去，农家都用它做猪饲
料。乡下人几乎家家户户养猪，
稍殷实的农户都养上好几头，红
薯藤不够喂猪，就到山上打猪
草。记得小时候放学归来，妈妈
就要我提着小篮子，和姐妹们结
伴到山上采摘蒲公英、车前草、
野苎麻之类的野草，和红薯藤一
起剁碎喂猪。那时候，在蔬菜旺

季，农家除了尝尝新，或有客来
凑个碗，平时是很少吃这类东西
的。说白了，叫不抵钱。

如今生活富裕了，城里人吃
腻了鱼肉鸡鸭，一心要改换口
味，吃东西越土越好。乡下人投
其所好，早起将红薯叶子摘下，
扎成小把，送进菜场，竟然大受
欢迎，供不应求。乡下人眼里稀
松平常之物，却悄然成了城里人
的美食。

新鲜红薯叶营养十分丰富，
所含蛋白质、葡萄糖、钙、磷、维
生素 c，都在黄瓜、茄子、菠菜等
常见蔬菜中,名列前茅，常吃红
薯叶还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延缓
衰老、降血糖、通便、防癌等功
效。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已将红
薯叶列为高营养疏菜品种，称其
为“蔬菜皇后”。又因其价廉味
美，如今已风靡全球，备受美食
家的青睐！

用红薯叶做菜肴，做法简
单。选取鲜嫩红薯叶子，清洗干
净，捞出沥干水备用。热锅烧至

七成后，将切碎的佐料生姜和大
蒜末拌适量油盐，倒入锅内炒出
香味，再将红薯叶倒入锅里大火
快炒后，淋入少量水煮开。煮的
时间要短，熟了马上停火，加鸡
精、辣椒粉，一盘油亮的红薯叶
菜，就可起锅装盘。这样烹出的
红薯叶菜肴，特别鲜嫩，吃起来
清脆爽滑，淡素宜人，最为可口。

红薯叶还可与猪肉配制成
汤料，用新鲜红薯叶去梗，剁成
段节，五花肉切成薄片。将炒锅
烧热，倒入食用油、蒜片和生姜
末，爆炒成微黄，加入猪肉，炒至
半熟，再放清水猛火烧开，最后
投入红薯叶，煮至熟透，放适量
食盐和酱油，即可出锅食用。经
常喝此汤，可防病健身。乡下多
长寿老人，这些长寿老人，脸色
红润，耳聪目明，这恐怕是与他
们常吃新鲜薯叶做的菜有关系。

返粤后，身居闹市，红薯叶
菜肴倒成了奢侈品。老年人口
馋，回忆起故乡酒店餐桌上的

“高脚木耳”，不免垂涎三尺！

在蔬菜旺季，农家除了尝尝新，或有客来凑个
碗，平时是很少吃这类东西的。说白了，叫不抵钱

故乡的“高脚木耳” □雷克昌

贰

叁

□肖复兴

壹

好几年前的国庆节，我是
在美国过的。世界上所有国
家的国庆节都要放礼花的，美
国的国庆节也不例外，只是在
美国过我们的国庆节，得自己
操心。好在那里买礼花很方
便，还都是来自中国。

国庆节的晚上，自家人饮
一杯酒庆祝之后，抱着一抱礼
花，带孩子走出房门，准备放
花。四周静悄悄，墨染一样的
夜空，成为了礼花登场的最好
舞台。尽管买的礼花远没有
天安门广场上的礼花那样大

气磅礴，却也让夜空多了几分
别样的风姿。

礼花刚刚绽放完，看见邻
居家的房门开了，夜色中穿过
草坪，匆匆地走过来一个高大
的身影，手里拿着一个圆筒般
的东西，笑吟吟的递给我们。
原来是一枚硕大的礼花，他说
是过美国国庆节时没有放完，
看见我们正在放花，赶紧找了
出来，让我们一起放。

我们谢过他，他站在我们
的旁边，看我们点燃他拿来的
那枚硕大的礼花，那枚礼花蹿

天猴一样飞上天，先是一声礼
炮一样的巨响，然后伞一样地
打开，垂下金丝菊一样的花瓣，
纷纷如雨而下。大家都叫了起
来。他的这枚礼花，给这个异乡
的国庆节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今年的国庆节又要到了，
我不在美国那座小城，儿子一
家还在，他们买了好多礼花，
准备在国庆节晚上放。不知
道这位好心而热心的邻居，还
能不能再增添一枚别样的礼
花？不是我贪心，我喜欢那种
大伙同庆的感觉。

啰嗦
学得一妙招，从此婆媳和平相处

□吴玲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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